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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新时期中国灾难电影的发展
———以《唐山大地震》为例

■黄长军 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�甘肃 兰州　730070）

　　近年来�中国导演开始陆续尝试灾难片创作�但是在
模仿西方类型片创作模式的基础上�却体现出艺术与审美、
票房与口碑之间的巨大落差�可以说中国的灾难片初来乍
到�既不叫好�也不叫座。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为灾难片
在艺术创作和商业利润上提供巨大的契机�灾难片作为中
国电影的新秀�尽管在制作方式和创作内容上存在各种问
题�但不可否认它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质。

早在2008年4月�冯小刚就表示想拍灾难片�并且要
拍一部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电影。

《唐山大地震》 （以下简称 《唐》） 上映后�首日票房
3620万�5天突破2亿元票房�冯小刚本人更是为本片喊出
5亿票房的高价。在拍摄期间�该片受到广电总局和唐山市
政府的大力支持�7月25日� 《新闻联播》还对 《唐》的
“感动效应 ” 做了特别报道。 《唐》作为一部国产灾难片�
是中国电影导演依据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做出的有益尝试�
是值得肯定的。好莱坞众多类型片中�灾难片的制作成本
位列第一�尽管数字技术发展迅速�但相比于国外的制作
环境�中国灾难片的创作上既缺少资金也缺少技术�单纯
模仿国外灾难片逼真再现大场面的创作套路又会损失商业

利益�但是小场景的原景重现又无发满足观众的日加强烈
的视觉心理需求�由此来看�转变叙事角度不失为中国化
灾难片的创作出路。可是�国产灾难片在创作时暴露出文
化精神的缺失�灾难片的创作目的在于激发个体对生命的
体悟和人类发展的责任意识�唯有注入精神内核和人文精
神�才能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。

叙事的完满�生命的轮回
《唐》采用因果式线性结构�地震发生后�李元妮和方

登母女作为矛盾双方�展开双线叙事。从整体来看�又呈
现叙事的闭合性�全片开始于唐山地震�结束于汶川地震�
以李元妮一家三口为中心�第一次地震意味着分离�而第
二次地震则是团聚�以此形成叙事的拢合。

矛盾开始于危机四伏的夏夜�母亲把仅有的一个西红
柿给了弟弟方达�许诺第二天给方登再买一个�接着地震
发生了�由于一个不得已的两难抉择�母女二人从此天各
一方�各自经历命运的起伏。但是�又是一场灾难�一家

人再次聚到一起�影片结束时�母亲每日都在女儿遗像前
摆放的西红柿预示矛盾的化解。32年�女儿以为母亲早已
将自己遗弃�却不知母亲一直独自忍受内心的煎熬。西红
柿作为符号�是母亲与女儿爱的维系�它是承诺、是思念、
是剪不断的母女亲情。母亲的伤痛是失去亲人的孤独感�
她委屈地说： “就我一个人没事 ”�对丈夫大强的怀念、对
方登的愧疚和对方达的责任�既是支持她活下去的动力�
也是她的痛楚。方登的伤痛是母亲对自己的抛弃�被压在
石板下的方登倔强地敲着石头�尽力迸发的声响是她对生
的渴望�对母亲的呼唤�她没有被地震摧毁�而是被母亲
的选择彻底击垮了�一句 “救弟弟 ” 给她判了死刑�地震
摧毁的是她对亲情的希冀。其实�方登对母亲的爱是有铺
陈的�在影片开始时�家里有了新的电风扇�方达说： “先
让我吹 ”�而方登却说： “不行�先让妈吹�妈做饭热。” 方
登是爱母亲的；在和弟弟争抢西红柿的情节中�方登晚上
睡下时�还眨着眼睛�可以看出她是敏感的；在地震时�
方登一直在呼喊 “妈妈 ”�在她内心�一直是渴望母爱的。
影片的结尾�母女之间的矛盾化解�影片也达到高潮�因
果线性叙事模式 “促使观众产生对矛盾冲突的最后结局的
悬念期待乃至其完成后的心理情绪释放感 ”。［1］35032年的等
待、忍耐、痛苦�所有的情绪�都在此时爆发�母女二人
抱头痛哭�在此�伤痛因为团聚而弥合�观众纠结的内心
终于得到释放和慰藉�在伦理化的叙事语境下�没有什么
比合家团圆更适合作为结尾了�叙事也因此而完满。

其次�以往灾难片的创作缺乏矛盾冲突�缺少悬念�
如 《紧急迫降》中以机长为主线� 《超强台风》中以市长
为主线� 《惊天动地》中以救援者为主线�缺少矛盾对峙
双方对峙引发的张力�片中所有叙事元素都服务于主体的
需要�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“名存实亡 ”�这些电影将目
光投向大人物�缺少对小人物命运深切的体会与关注�自
然丧失了撼动人心的力量。 《唐》巧妙地将灾难融入个体
生命体悟之中�李元妮的一句话在片中反复出现� “没了�
才知道什么叫没了 ”�这句话是普通老百姓对灾难的解读�
是灾难在个体身上的划痕�是大地震给予人们心灵的重
创�只有经历过生死轮回的唐山人才能体会。

最后�本片建构了女性叙述主体�在地震中幸存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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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李元妮�而非父亲方大强�母亲作为一个叙事主体；
在姐弟之间的生死角色中�方登作为姐姐首先被抛弃�之
后 “死而复生 ”�作为另一个叙事主体。 “在女性叙述人
‘讲述’的故事中�我们很难看到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、扣
人心弦的悬念和玄远深奥的哲理�与此相反�我们更多的
是看到个人经历的叙说、现实生活的风貌和男女之间的情
感纠葛、生活遭遇 ”。［1］420这并非形式或巧合�而是有意而
为之。首先�从情节上讲�本片要讲述地震发生后几十年
间老百姓生存环境的变化�这种变化必须生活化、细节化、
情感化�唯有女性才能胜任这一阐释主体。另外�女性代
表着母爱�代表包容的胸怀�唐山和女性有着相似的契合
点�她们都经历过创伤�带着伤痛哺育生命�32年过去了�
大远景下俯瞰的唐山依旧祥和�宛如慈母�母女俩作为矛
盾对立的双方�在不同的环境下生活�但相同的是�她们
都秉持着一样的生活态度�母亲不愿搬迁�方登不愿堕胎�
对于生命、家庭和责任�她们有着别样的隐忍和坚持。

普世价值关照�弘扬中国文化精神
“电影是一种文化�……好的电影……让受众于观赏

过程中感受到一种精神、一种态度、一种倾向、一种价值
观。” ［2］文化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�中国的文化精
神以人文主义为核心�以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为
基础。

在与自然的关系上�中国与西方的观点不同�从日常
的建筑和生活习惯上可以看出�中国人探索与自然的完美
融合�与自然和平相处�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“天人合一 ”
的思想。所以�西方灾难片 “对抗性 ” 的创作策略并不适
于国产灾难片�强调个体英雄价值也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
审美需求�激烈的反抗�与自然作斗争�与中国文化精神
相悖离�基于此创作的影片不符合中国人的思想基础�显
得蹩脚�没有底气。中国精神要体现在个人的生活中�体
现在坚韧不拔的个性中�表现为生命的轮回�影片的结尾�
方达和方登都有了自己的孩子�汶川地震呼应了唐山地震�
弥合了母女的矛盾�分离的家庭重新团聚。

关于个体命运的阐释�母亲不肯搬离破旧的小平房�
坚守家园�执著爱情�这是生命的韧性�影片不断重复李
元妮骑着单车穿梭于市井的场景�周围的建筑从有到无�
从无到有�而她两眼盯着前方�平静地骑回家�不管周遭
的环境如何变化�她的目的地只有一个———家。中国人用
道德代替宗教�长期以来�中国人对家的感情近乎为一种
信仰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“家 ” 可大可小�小到每个家庭�
大到整个国家�儒家文化提倡 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
下 ”�家是中国人的本位�是个人最基本的安身立命之所�
《唐》全片都以 “回家 ” 作为悬念和落脚点。
唐山地震仅23秒�伤痛却持续了32年�冯小刚在宣传

海报上�有意凸显这两个数字�这是导演对于灾难的体悟�
是 《唐》对灾难的诠释。32年�伤痛还在继续着�这才是
真正的灾难�是停留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阴影�中国
人消化灾难的方式是缓慢的�绵长的。 《唐》将个体的生命
放之于历史的长河中细细品味�随着时间流逝�主人公内

心隐忍的伤痛渐渐浮现在日常生活中�在一件件小事中�
在不经意的细节之间缓缓散发出来。对于灾难的阐释�本片
有点类似于张艺谋的电影 《活着》中关于生命主题的阐释�
个体的命运与历史的演进�家庭的离合与社会的变迁……
息息相关�改革开放�方达下海经商�衣锦还乡�与 《活
着》的不同在于 《唐》有一个矛盾线索、一种情绪基调自
始至终牵引着全片。 《唐》中展示地震的片段只有十几分
钟�更多的是表现灾难过后持续的伤痛�与影片的译名 Ａｆ-
ｔｅｒＳｈｏｃｋ相符�本片要诠释的灾难不是一场自然灾害所造成
建筑物瞬间的坍塌�而是不断发生在个人内心的 “余震 ”。

海登·怀特认为� “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�因为那是业
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�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
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制过的历史。” ［3］即历史的阐释可以看
做是一套叙事机制�观众通过对叙事方式的认同�进而认
同和接受 “历史事实 ”。与之前的 《极地营救》 《紧急迫
降》《超强台风》不同� 《唐》抛弃对领导、官员等大人物
的歌颂和美誉�摒弃 “人定胜天 ” 的主流叙事基调�将目
光投向身边的小人物�肯定灾难中个人的渺小�结合当下
的社会语境与观众的心理诉求。非典、南方暴雪、河南旱
灾、汶川地震�Ｈ1Ｎ1流感、新疆雪灾、玉树地震……这些
灾难老百姓亲历目睹�他们更能体会灾难的力量之大和自
身的力量的渺小�所以�中国灾难片的创作一味强调特殊
状况下的个人能力就显得特别勉强�更不符合老百姓的认
知逻辑。与 《泰坦尼克号》 《海神号》和 《龙卷风》等好
莱坞灾难大片不同� 《唐》不关注灾难发生瞬间铺设的视觉
奇观�不讲述灾难与人之间侥幸的对抗�而是强调灾难持
续的厚重感。

影片结尾由虚拟转向现实�为罹难同胞修建的纪念墙
是虚拟与现实的跨越�从电影故事到真实的个人�65岁的
孙守述老人对着亲人的名字说： “过两天我再来看你。” 导
演想告诉观众�李元妮一家的故事正发生在唐山的每个角
落�从特殊到普遍�从个体到全部�影片实现了对所有地
震受难同胞的人文关怀。纪念墙上每一个名字都是逝去生
命的不朽烙印�在阳光的照射下�每个名字熠熠生辉�那
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写照。 《唐》在回顾了灾难的同时�关
注个体�关注历史�使灾难更具历史价值�也为我们阐释
了生命永恒的意义。

［参考文献 ］
［1］李显杰．电影叙事学：理论和实例 ［Ｍ ］．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

社�2000．
［2］沈国芳．观念与范式：类型电影研究 ［Ｍ ］．北京：中国电影出

版社�2007：231．
［3］朱立元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［Ｍ ］．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

社�2005：409．

［作者简介 ］黄长军 （1978—　 ）�男�甘肃通渭人�西北师范大学教
育技术与传播学院 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�主要研究方向：影视
理论。

070


